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欣欣都是受人欢迎的小公主，那几乎永远洋溢在她那精致的小脸上的开朗甜美的笑容有着有着让人沉醉的魔力。

然而最近，笑颜常开的她最近近一直很烦恼，那天生的甜美笑容也消减了不少，因为她的阳关帅气的哥哥居然要让她阉了他！

12岁的她虽然连少女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个甜美可人的小萝莉，但是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她对男女之事也不是一无所知的。

记得几年前，欣欣每每看到站着小便的哥哥，总是委屈的对哥哥说：

“为什么哥哥有小鸡鸡而欣欣没有啊，是因为欣欣不乖么？”

哥哥总是宠溺着说：

“正是因为欣欣很乖，很乖的欣欣是没有小鸡鸡的”

欣欣也时常傻傻的对哥哥说：

“那欣欣帮助哥哥割掉小鸡鸡好不好？让哥哥也变得很乖……”

记得每次哥哥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神色都是那时的她看不懂的复杂，现在回忆起来，哥哥的眼中有意动，有向往，有渴望，也有挣扎……

直到近些时候，尽管感觉羞羞的，欣欣依旧忍不住内心的懵动，在网上讲男女之事有了一些了解，对她而言，这无异于发现了新大陆般的欣喜，然而与哥哥的一次对话却打破了她原本的欣喜：

……

哥哥：

“欣欣，哥哥好羡慕你哦，你那么乖巧”

欣欣展颜一笑，甜甜的道：

“嘻嘻，欣欣是女孩子嘛，当然要乖巧了！”

哥哥露出一丝莫测深情，幽幽道：

“欣欣以前还记得说过么，要帮哥哥也变得像欣欣一样乖巧……”

“啊……”

欣欣一阵尴尬，此时的她知道了男孩子鸡鸡的重要性，自然不会再说出要割掉哥哥的天真话语，甚至回忆起来都让她俏脸微红，手足无措。

见欣欣没有回话，哥哥眼中闪过一丝急切，柔声道：

“欣欣帮帮哥哥好不好，帮哥哥割掉鸡鸡”

“啊！怎，怎么可，可以”

欣欣的闻言一惊，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起来，顾不得尴尬，结结巴巴道：

“鸡鸡不,不是哥哥最重，重要的东西么，怎么可，可以割掉！”

心中升起一个念头：莫不是哥哥不知道鸡鸡的重要性？转念一想又马上否决，哥哥虽然高大帅气，但是其实也是个色色的家伙呢，想到自己了解那些事情的根源——哥哥的电脑，欣欣更加疑惑起来，哥哥明明那么色，那么需要鸡鸡，为什么要自己割掉它呢？

哥哥的笑意越发温柔起来：

“鸡鸡很重要，但哥哥最重要的宝贝是欣欣，哥哥希望将自己重要的鸡鸡交个最重要的欣欣。”

用充满了欣欣难以拒绝的期待深情看向欣欣，道：

“欣欣，你愿意替哥哥保管哥哥重要的鸡鸡么？”

“可，可是……”

欣欣不知如何作答，只是本能的摇着头，无论如何都不答应

……

这样的一幕在半年月前上演后便时常出现在二人的对话中，他们的父母因为工作住在国外，为了让他们接受传统教育而将他们留在了国内，毕竟哥哥已经19岁了，有了独立，并且照顾妹妹的能力！

对从小就疼爱她的哥哥，她是没有抵抗力的，哥哥的任何需求她都会竭力满足，在看哥哥电脑上色色东西的时候，她有时会小脸红红的想着，如果哥哥要那样她，她是否会拒绝呢——答案是否定的无疑！

这一个月，是欣欣最为苦恼的一个月，每天回到家里，哥哥都会提出阉了他的请求，她竭力的拒绝这，她不愿伤害哥哥，这对哥哥0抵抗力的她而言是艰难到了极点的一件事！

最终坚守底线的她没有妥协同意阉了哥哥，却也与哥哥签订了一条不平等条约，那就是每天欣欣都必须用力踢哥哥的蛋蛋10下。

每天的这个时候，都是欣欣最为紧张而又放松的时候。

紧张的是怕她的小脚将哥哥踢坏，在哥哥的不平等条约中，有着一条规定：如果欣欣不肯用力踢，就将不用力的1脚踢为10脚！欣欣在最初，每天都因为脚下留情而将10脚踢为几十脚，后来发现适得其反后索性每天都用力的踢上10脚！这时的她紧张的不得了，生怕将哥哥踢坏，但是哥哥在小脚半年的摧残下，非但没坏，反而似乎……唔！欣欣飞快收住念头！

紧张之余，这也是欣欣最为放松的时候，因为哥哥既然让她踢蛋蛋，那就说明放弃，至少今天是放弃了让她割掉鸡鸡的想法！她至少今天不在用拒绝哥哥而苦恼。久而久之，欣欣回到家里，竟有些期待起了踢哥哥的蛋蛋。

嗯，除了这个愿意，似乎将高大帅气的哥哥踢的面容扭曲，捂着那里也是一件很是有趣的事唉！

每当想到这里，欣欣的心头总是泛起阵阵不解：

哥哥每次扎着马步被她踢蛋蛋后或抱着那你一脸痛苦，或倒在地上打滚，有时候甚至被她踢的跳起来！表情无一不是痛苦至极！没有一丝快感，但哥哥却为何依旧那么乐此不疲？

可以肯定，哥哥最初让她踢他的蛋蛋，打的无非是踢坏了她就不会拒绝阉了她的注意，但哥哥的蛋蛋却坚持了半年依旧没爆！这对她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对哥哥呢？

欣欣有些怀疑，现在哥哥依旧渴望着让她割掉他的鸡鸡，但是似乎没有了以前那么迫切，难道是因为踢他的蛋蛋可以“细水长流？”

走在回家的路上，欣欣原本天真可爱的小脸上泛起不输于她这个年纪的深沉，精美的月眉微微皱起，思考回忆着半年来的一切。

一声温柔的声音将欣欣从沉思中拉回：

“小妹妹，一个人不害怕么?”

欣欣转头望去。天色已经渐黑，但借着月色倒也不影响看清周围的景色。

不远处一个面容英俊，身材挺拔的青年哥哥正一脸微笑的看着自己。

声音虽然温柔，却让欣欣本能的有些不适，那温柔的外表下，似乎潜藏着洪水猛兽，欲要则人而噬。

遇到坏人了？欣欣暗暗警惕，这才想起，往常走的都是宽敞明亮的大路，但是适才却在岔路口发现那条路脏兮兮的吗，她的当时自顾自的想着哥哥的事，但她爱洁的本能让她选择了这条干净的小路。

欣欣撇了男子一眼并未理会，强忍着撒腿就跑的念头，自顾自朝前走去。如非有所企图，此时男子讨了个没趣后理应不再纠缠。如有所企图，以她的娇小的身体自然跑不过那个成年男子，索性这般行走以免引起男子的强烈反弹。

让欣欣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男子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欣欣面前，笑道：

“小妹妹，别这么着急嘛，跟哥哥说说，怎么一个人回家？”

说着，向着欣欣的肩膀抓去！

欣欣小脸微白，果然遇到坏人了，而且还是个性急的家伙！咬了咬贝齿，任由男子将自己娇小的肩膀抓住，抬起精致的下巴，面对男子，露出一个甜美之极的笑容。

虽然只有12岁，但依旧宛若出水芙蓉般美丽动人，少女甜美到让人迷醉的笑容之中有着让百花都失色的绚烂。尤其是在诸如男子这般有特殊嗜好的人眼中，那真不逊于谪落凡间的仙子般夺人心魄！男子在欣欣的笑容下陷入短暂的失神中。

然而，等待失神男子的，却是欣欣的绝命一脚！欣欣小巧的身体微微转动，洁白如玉的小腿划破空气，带起一个美丽的弧度，毫无保留的一脚正中男子胯间！将男子脆弱不堪的蛋蛋踢个正着！

[敖……]

男子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双目爆突，捂着胯下连退数步，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欣欣保持着踢出小脚的动作足有数秒才僵硬的将其放下，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看向倒在自己胯下的男子，心头竟泛起一丝得意。寻常的女孩子断不可能这么果断的踢出致命一击，而且就算踢出，也未必能能这般准确无误的踢中男子的蛋蛋，更无法将力量爆发的这般淋漓尽致。

她这一脚，是在哥哥的蛋蛋下，训练的半年的结果！

欣欣瞥了瞥粉嫩的红唇，不屑的看了看男子，向前走去。

她在踢哥哥的时候，被迫着用力不小的力气，但自然不是这般恨不得将吃奶的力气也用出。而且除了几次哥哥特殊要求，其他时候都是光着小脚，连袜子也不穿！但哥哥被她的小脚摧残了半年都没事，这个家伙居然被她一脚踢晕！

走了数步欣欣又停了下来，咬着贝齿，神色间闪过明显的犹豫，终究咬了咬了一下唇瓣，又走回男子身旁，将男子裤子扒下，露出男子丑陋的下体。

欣欣伸手向着男子蛋蛋抓去，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只是神色很快又变得更加疑惑。

在她的致命一脚下，男子的一颗蛋蛋已经全部破碎成了蛋黄的液体；另一颗好了一些，但也是四分五裂，不再完整。

欣欣神色略显迷茫，口中喃喃：

“踢得时候就感觉到了，果然这样！网上说的没错，男人这里经不起我这么大女孩子用力以击的，哥哥……”

半晌，欣欣将疑惑收起，看向男子，目光之中没有丝毫同情或者歉意，反而有着丝丝冰冷！如果不是她偷袭成功，或许她的命运比此时的男子还要悲惨，男子的咎由自取无法让她产生同情。厌恶的看着男子，目光不自觉在男子丑陋的胯间扫过。一个念头莫名的在脑中浮现，之后便犹如燎原的烽火般迅速蔓延，不可收拾！

“阉了我！”

“阉了我！”

“阉了我！”

“阉了我！”

“阉了我！”

这是哥哥每天都会在欣欣耳旁发出的请求，欣欣不能的拒绝着，但潜意识中却潜移默化的一直接受着这三个字的洗礼!此刻这一念头一经生出，便难以抑制占据她的心灵。

欣欣着了魔一般的从背包里拿出那把美术课上剪纸的剪刀，上面还画着可爱的流氓兔图案。

[咔嚓！]

欣欣握着剪刀做了个剪的动作，那清脆的咔嚓声响在她的脑中是那样的悦耳，似有着魔一般的吸引力！

接着，欣欣做了一个一向爱洁的她绝不会做的动作！抓住男子鸡鸡的头部，将其拉直，剪刀自然而然的放在男子鸡鸡根部，锋利的剪刃抵在男子最重要的部位，欣欣的身体不自觉的颤抖起来，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在激动还是害怕也许都有之！

被欣欣踢晕的男子这时发出了一声闷哼，微微睁眼，居然醒了过来，不过此时的他连抬一下手的气力也无。用了几秒钟才搞清楚之前发生什么，对上欣欣那泛着妖异色彩的双眸，感受着胯间剪刀的冰冷，用微弱的声音颤抖道：

“你……你……”

那姣美的面容上露出让男子恐惧的狰狞，悦耳的声音宛若魔鬼在低吟：

“阉！了！你！”

[咔嚓！]

依旧是一声剪断的悦耳声音，伴随着男子胯间血流如注，欣欣将男子一剪阉割！

欣欣最后看了一眼在剧痛下再次晕厥的男子一眼，不屑的瞥了瞥嘴，带起一个好看的弧度，抓着滴血的剪刀，转身回家。

欣欣回到家里洗完澡出浴室中出来，迎面正好遇到放学回家的哥哥。笑着打招呼道：

“哥，回来了！”

此时的她刚刚洗完澡，上身只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可爱肚兜儿，下身只有一条内内，

如绸的秀发，如玉的肌肤上还沾着滴滴晶莹的水滴，灯光之下将她姣美的小巧身体映衬出绚丽的色彩。

“欣欣，今天怎么了？平时不都是睡觉前洗澡的么？”

哥哥同样笑着回应，没有丝毫回避的意思，二人一直都是这么亲密无间。

“嘻！”

欣欣对着哥哥灿烂一笑，伸出洁白的小腿，将上面还站着滴滴水珠的小脚丫一脚重重踢在哥哥的裆部。

刚刚她就是用这一招一脚踢爆了一个怪蜀黍的蛋蛋，此刻同样用处这招，心态却截然不同。

哥哥皱了一下帅气的眉毛，将手放在裆部轻轻揉着，奇道：

“今天欣欣怎么这么主动？”

若有所思问道：

“难道是被哥哥老是求着欣欣阉了哥哥弄得烦了，索性直接踢？”

欣欣可爱的吐了吐粉嫩的舌头，做了个鬼脸，小脚在哥哥胯下不轻不重的踹了一下，道：

“才不是呢，哥哥说什么欣欣都不会腻哦！只是今天欣欣想踢哥哥嘛”

哥哥：

“莫不是今天的太阳……”

“今天的太阳是东升西落的，欣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刚刚阉了一个人！”

欣欣小脸微微一肃，将回家前的的一幕告诉了哥哥。

“欣欣，你居然阉了一个人？”

哥哥差异万分的声音响起。

欣欣有些尴尬，扁了扁小嘴，委屈道：

“他罪有应得嘛！”

哥哥惆怅万分的道：

“哥哥对你这么好，这么求你你都不肯阉了哥哥，反而去阉割要欺负你的人！”

欣欣大眼睛眨啊眨的看着哥哥，美眸中泛着如慕，道：

“阉了对男孩子来说是最坏最坏的事情了，那是用来惩罚坏人的！你是欣欣的哥哥，欣欣怎么会阉了你呢？”

哥哥轻轻将欣欣拥入怀中，绣着她刚刚沐浴后的沁人心脾的少女体香，心中难免悸动，苦笑道：

“在哥哥看来，被欣欣阉了才是最大的幸福，但是欣欣就是不肯满足哥哥！”

类似的对话半年来上兄妹二人之间上演了无数次，每次都是以欣欣的柔声劝说结束，然后以用力踢蛋蛋来“补偿”哥哥。

然而，刚刚阉了一个男人，摧毁了一个男人最重要器官的欣欣这次注定有所不同。贝齿轻轻咬了一下，一手环抱哥哥的虎腰，将小脑袋枕在哥哥身上，一手从裤子伸入哥哥的胯间，摸索间将一颗饱满的蛋蛋不轻不重的抓捏在了手中。

原本就被欣欣弄得有些心猿意马的哥哥在欣欣小手的作用下更加情难自禁，胯间之物忍不住高高将腿间顶起一个夸张的弧度。小手伸在哥哥胯间的欣欣自然清楚的感受的道了这一切，不过却并未有丝毫不满，只是将娇小的身子与哥哥贴的更紧了一些。

不知是欲望的关系还是对阉割的渴望，哥哥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欣欣，你不会是只有哥哥在做了坏事后才会惩罚哥哥，阉了哥哥吧？”

感受着碰触在自己小臂上火辣辣的“铁棍”，手中明显更加变大了一号的蛋蛋，以及哥哥那急促的呼吸，哥哥口中的坏事是什么不言而喻，然而欣欣却没有露出丝毫慌乱，而是以一种梦呓般的声音道：

“对欣欣来说，哥哥做的任何事都不是坏事！”

哥哥的呼吸似乎变得更加急促，继续劝道：

“那阉掉哥哥也不是坏事喽，阉掉哥哥欣欣也肯定不会嫌弃哥哥的！”

还是不行么？欣欣美眸中闪过一丝失望，心中暗暗一叹，加大了手中抓捏哥哥蛋蛋的力道。

哥哥被突然而来的袭击弄的眼前一黑，险些一个不稳摔倒在地，不过被早有准备的欣欣一下又扶了起来。

欣欣轻声道：

“只是捏一下而已，如果这都受不了，怎么受得了阉割呢？”

哥哥不甘示弱道：

“只是被你偷袭了一下而已，有什么受不了的。只是，受得了你也不肯阉了哥哥唉！”

欣欣没有理会哥哥的抱怨，而是抬起小脑袋，用前所未有的郑重口气对哥道：

“受不了或者要爆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欣欣，欣欣只是想试验一下哥哥的极限。就算要阉了哥哥也不可以这么轻易的捏爆哥哥的蛋蛋！”

说罢，原本只是轻轻捏握着哥哥蛋蛋的小手开始逐渐收紧，手中的力气一点点递增着。

哥哥初时还能忍受，但很快那深入灵魂的痛感便让他整个人都变得无力起来，瘫软的靠在欣欣身上，却任由欣欣继续增加着力气。

他甚至能清晰的感受到蛋蛋在欣欣那粉嫩的小手下变得凹陷，那超越男人极限的剧痛让哥哥帅气的脸色显现出了病态的苍白，已经痛的说不出话来的他只能用殷切的看着欣欣，带着浓浓的期盼，似乎在说：

“再用力些吧，捏爆它吧，捏爆它。”

一直注意着哥哥神态变化的欣欣领会其意，却陷入挣扎：

一方面，将帅气的哥哥最重要器官这样捏在手中，让一个高大的男子在自己一个小女孩面前变得这般不堪，让她幼小的心理充斥着异样的情绪，就如同刚刚她近乎疯狂的阉了那个蜀黎一般，此刻的她的本能之中，剧烈的渴望着就这般将哥哥的蛋蛋捏爆，甚至进一步阉了哥哥的鸡鸡！

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对哥哥的深切依赖以及如慕又让她保留了仅有的理智，清晰的告诉她不可以这样！

……

半晌，小手上泛起青筋的欣欣终于松开了让哥哥痛彻灵魂的白嫩小手，从哥哥的裤子中将小手抽出，温柔的扶着哥哥回到房间，有些抱怨的道，

“哥哥的蛋蛋太硬了欣欣捏不爆”

在捏哥哥蛋蛋的时候，欣欣的心中是充满了矛盾的，她自己也无法保证如果到了哥哥的蛋蛋要被捏爆的边缘，她是会选择一鼓作气的将它变为蛋黄还是放过哥哥。然而让她吃惊的是，即使最终她用出了全力，哥哥痛的死去活来，蛋蛋却依旧没有爆掉！

哥哥艰难开口道：

“如果欣欣想爆掉它，可以用锤子砸，可以用脚踩，或者直接用刀子割掉它！”

见哥哥被捏的这么惨还是念念不忘要自己阉了他，欣欣的心头泛起阵阵无力，照顾着哥哥躺下后看起了电视。一阵新闻引起了她的注意……

五天后，一个僻静的巷子里，欣欣一脸冷笑的看着捂着胯下，痛晕在地上的大肚便便的中年男子，轻柔之极的声音之中带着异常的冰冷：

“钓了你五天，终于上钩了！”

五天前，她在电视看看到一条附近一个偏僻小巷子里一名少女被陌生人强暴的新闻，于是欣欣就每天放学回家，都刻意的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在那里经过，果然，那名强奸犯没有抵挡的住宛如清水芙蓉般的欣欣的诱惑，跳了出来意图对欣欣不轨，欣欣如法炮制的一脚将其踹倒在地。

将小手伸入男子胯下，准确无误的抓住男子的蛋蛋，小手上力量逐渐加大……

“啊……”男子被痛的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想要挣扎，却徒然发现蛋蛋被人捏在手的他自觉眼前金星直冒，浑身酸软，连动一下的力气也无，他唯一能做到便是哀求的看向欣欣。

难以想象，这个美丽可爱，嘴角总是挂着甜美笑容的笑萝莉下脚，下手居然是这么的狠辣！

然而，男主注定要失望了，欣欣压根没有正眼去看他，而是一面加着力气，一面用心的去感应着什么。

终于，在欣欣用出了六分半力气的时候，好看的眉毛微微一动，她感受到了手中蛋蛋有了爆掉的征兆。瞥了一眼神色惶恐之极的男子一眼，淡然道:

“此时的你，倒是像极了被你强暴前无助的少女。只是，你做梦也想不到吧？没过多久， 你就在另一个小女孩手中漏出相同的表情!”

嘴角划过一丝残忍的弧度，小手中力气稍稍加大！

【噗】

伴随着男子含混不清的声音，欣欣将男子的一颗蛋蛋捏碎，然后转向另一颗，用了比适才稍多的力气，同样将其捏碎！然后收回小手，美眸闪过深深的疑惑。

实践证明，男子的蛋蛋根本经受不起12岁的她用力抓握，大概只需7成力量便可将起捏爆，然而她的哥哥，尽管被她捏的死去活来，却没有丝毫捏爆的征兆……

带着疑惑回到家里，欣欣拿出手机，与新认识的一个网友开始聊天，这个网友是几天前欣欣扔漂流瓶的时候道出自己亲手阉了一个男人时候认识的。这个网友似乎也有阉割的欲望，欣欣有了心了解。

网友【你真的会阉割么】

欣欣【我刚刚亲手捏爆了男人的一对卵子】

网友【真的假的？】

欣欣【如果你觉得我有骗你的必要，你可以不信！】

网友【/调皮 我不相信你这么个清纯可爱的笑萝莉下得了那么狠的手，而且就算下的了，你捏的爆么？】

欣欣【/愤怒 你想试试么？】

网友【试试就试试，who怕who！】

欣欣【我可警告你，我到时候即使有心手下留情，也会不受控制的捏爆它的！】

网友【求之不得！】

【嘿嘿，被你这样可爱的萝莉捏爆蛋蛋，我才没白长这玩意不是】

那类似哥哥的话语让欣欣心头微振，暗暗高兴自己果然没加错人，自己可以通过他来清晰的了解哥哥的心理，这样说不定就能治好哥哥的阉割渴望……

欣欣【搞不懂你为什么渴望被阉，那东西不是你们男人最宝贵，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么？】

网友【每个男人的兴奋点都是不同的，而我的兴奋点便是幻想着你这样的可爱美眉阉了问我！】

欣欣【只是幻想？】

网友【没人阉，只能幻想喽。】

【倒是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对割鸡鸡感兴趣呢？】

欣欣【女孩子为什么不能对这个感兴趣？你们男人总是吹嘘自己的东西坚硬如铁什么的，其实根本就是不堪一击，我很喜欢剪刀甚至是手让你们男人认清现实！】

网友【唔，好想被你亲手割下鸡鸡，然后让鸡鸡被你永远保存。】

欣欣【割下的愿望我不介意帮你实现，至于割下来的垃圾，你带走好了。因为要保存我也最多只会保留一个人的！】

网友【那可以请你帮我把它丢掉么？】

欣欣正要回话，开门的声音响了起来，只好收起手机……

第二天，欣欣走在回家的路上，随手拆着书包里多出个两个精美情书，收到这些对清纯甜美的她而言可谓家常便饭，不过她对这些情书的处理都是出奇的一致——看一眼丢掉。

评价了句“字真难看”后丢掉第一封情书，打开第二封，信底部的名字让她微微楞，居然是他？

王文强，欣欣两年前的同桌，一个气死人不偿命的家伙，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与他拌嘴，他都会会将自己的话原封还给她。如她说他小肚鸡肠，他说小肚鸡肠的人是你；她说他拾人牙慧，他会说拾人牙慧会的是她！然后一脸得意。有一次她气急，口不择言说了句割了你的根！当时他的表情很是怪异，看了欣欣良久都为说话。

之后作为调整两个人几乎没有了接触，而现在这家伙居然写情书给自己？带着好奇看向信中的内容：

【欣欣，还记得两年前你曾经说再气你你就割了我的根么？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小弟弟有种痒痒的感觉，回去后一面摸着小弟弟，一面想着你说的那句话，我居然就那么的射了出来】

下流！看到这里的欣欣暗啐了一声，哪有给女孩子的写信里说出这种东西的？不过似乎又牵扯到了这个让她极为关注的话题，便急不可待的继续看了下去。

【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变得那么顺理成章……其实男孩子学会打飞机没什么的，可是我却有所不同，我只有在想到你说的阉了我的时候才能兴奋，才能射出！欣欣，你真是害我不浅啊！】

【不过我也很感激你，我真的非常喜欢幻想着一面被你割掉，一面打飞机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感觉已经持续三年了，我已经无法满足于这样的感觉，我想在最渴望的是:欣欣你能真的阉了我】

【可以么欣欣，求你了，只要你能阉了我，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阉奴，一辈子都听你的。】

在你不接触一个圈子的时候，你会对他一无所知，待你接触了，你会发现这个圈子在你所处的环境中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欣欣对此深有感触。

当天的欣欣整个人都有些精神恍惚，然而思虑再三，第二日王文强的桌子上还是出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回复：

【我不需要什么阉奴，不过阉了你对我而言可谓是举手之劳，但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我想你比我清楚！尽管是徒劳的，但我依旧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这件事！如果你执意要我阉了你，三天后来XXXXX见我，我成全你!】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王文强也果然来到了欣欣指定的地方，欣欣更早一步到达，看着这个大了自己两岁，面容刚毅之中带着小狡猾的家伙，冷声开口道：

“你果然来了，那么你已经决定要被我阉掉了！”

王文强微微一笑，道：

“你也来了，那么你也决定阉掉我了！”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欣欣暗叹一声，平静道：

“既然来了，我自然会让你胯下空空如也着离去。”

欣欣的话语让王文强的呼吸微微急促，目光看向甜美可人的欣欣，不自觉的泛起丝丝血色，激动到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欣欣突兀看向王文强身后，差异道：

“老师？”

啊？王文强一惊，下意识回头，却什么也没看到，正在奇怪，下身猛然传来崔古拉朽的巨力，他整个人随着这股巨力倒退数步后站立不稳，一个屁蹲摔个结实。然而，此时他却顾不得差点摔成四半的屁股，而是满脸痛苦的捂在了胯下。

他转身的时候，欣欣那秀美的小脚快，准，狠的踢在了他的蛋蛋之上，那通过蛋蛋，传递到五脏六腑的剧痛让他五内如焚，若非抓了个结实，他甚至以为两颗蛋蛋已经被欣欣踢飞。

看着王文强那咬牙硬撑的模样，欣欣心中没来由的升起几分异样，似乎……这样轻描淡写的一脚踢在男人最脆弱的地方放倒他，再居高临下的俯视他的感觉很不错。

“如果我刚刚在多用三分力气，你的愿望就已经实现了。”

王文强强笑道：

“说好的阉割的，不是踢爆，就算踢爆了也没实现。何况，你的力气拍蚊子都嫌小，何况踢爆我的蛋蛋呢？”

王文强的故意挑衅让欣欣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哥哥经常这样挑衅她的，她早已习以为常，挑眉问道：

“你这么说，是不是阉割之前想先让我碎了你的两颗蛋蛋？”

王文强点头连连：

“最好是被你捏碎。那样我的蛋蛋才碎得其所”

王文强今年只有13岁，尚未完全发育的他鸡鸡只是白色的一条，此刻赤裸于少女面前正紧张的挺立着，那顶端的鬼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露出一半，两颗比鸽卵略小的蛋蛋犹如含苞待放的果实般温润如玉。

欣欣一手一个将它们窝在纤纤玉手中，饶有兴趣问道：

“我手中的便是你有了阉掉自己想法的根源吧，我真想试试，废了它们，你是否依旧还会想着求我阉了你呢？”

蛋蛋被少女握在手中，感受着那白嫩的小手传来的冰凉温度，王文强整个人都处在异样的兴奋中，陶醉的闭上双眼，这样的场景让他整个人都难以自制起来，无限期待的道：

“你捏碎了就知道了”

有一个问题欣欣始终弄不懂，终于忍不住问道：

“这东西已经伴随你十多年了，是你作为男人的根本。你非但不珍惜它们，反而想让它在我的轻轻一握间变成废物，这算什么？”

王文强斩钉截铁道：

“这不仅仅是我的愿望，也是它们最大的渴望，这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欣欣再次提醒道：

“它可以为你提供作为男人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是到了我这里，对我而言也就是用力一握的事。”

不过这次她却没有等待王文强的回答，而是自顾自的逐渐增加这力气。

王文强再次闭起双眼，感受着蛋蛋在两只小手中挤压，变形。那下身传来的压力仿若连带着他的五脏六腑都在那只柔荑的抓我下开始变形。

通！真的好痛，但王文强却不愿睁开眼睛去看，反而在期待着，最好将他的整个身体，整个灵魂都抓握在了欣欣的手中，让他一并捏碎！

看着王文强双腿紧绷，胯下挺立如柱，明明紧张的不得了，却又一脸陶醉，满足之中又带着无尽期待的模样。一丝难以抑制的疑惑在她心头蔓延——阉割？对男人来说真的那么美好么？

噗！

带着她的疑惑，欣欣毫不手软的骤然加大力气，瞬间将王文强的蛋蛋捏碎！

“啊……”

王文强猛然捂跨间，痛的拼命的打起滚来，口中勿自发出撕心裂肺的嘶吼声。

早有准备局的欣欣在捏碎王文强一颗蛋蛋的时候已然起身，一脸漠然的看着痛的死去活来的王文强，冷然道：

“还有一颗蛋蛋，你有权提供弄碎它的方法给我。”

王文强陡然发出惊恐之极的尖叫声：

“不，不要！”

“哦？你怕疼？”

欣欣的声音之中似乎有着一丝诧异。

王文强含混不清道：

“不，不是，我已经被你捏爆一颗蛋蛋了，再碎了另一颗就不是男人了，不行，不要这样”

随着一颗蛋蛋被欣欣捏爆，原本的无尽憧憬化作了无穷的惧意。莫名的恐惧充斥在他的心头。

欣欣又把小手探想王文强跨间，抓住王文强仅剩的那颗蛋蛋，手中只是微微用力，却吓得王文强一阵战栗。

回忆适才这家伙近乎走火入魔的请求自己阉割，欣欣没来由的一阵好笑，用温柔之极的美妙声音问道：

“你又不想我碎了它了是不是？”

王文强连忙道：

“不想了，不想了，打死我也不想了……”

“那……好……吧”

欣欣故意说得极慢的三个字听在王文强耳中由于天籁，正当他准备长舒一口气的时候……

咔嚓！

王文强听到一个不明所以的声音响起，随即又觉得痛如火烧的跨间突然传来一丝凉意接着便是整个意识便被犹如奔腾的洪水般的剧痛淹没……

欣欣一手握着那把精美的小剪刀，一手抓着王文强被她剪下的命根子，美目之中露出几分鄙夷，虽然白白的，但是才这么大点，难怪会求我阉了它呢，果然这才是它的最好归宿。

嫌弃的将手中命根子仍在脚边，又一脚将其踢飞，转身离去。

离去的同时，欣欣最后的声音也娓娓传来：

“碎了你的蛋蛋只是附带的，既然你拒绝那便算了。阉了你的命根子是早就答应你的，我兑现承诺了，再见！”

走在回家的路上，欣欣有些木然的将手放在鼻尖，那里还残留着难掩的血腥味道，那是她阉割王文强时留下的！

很难想象，半个月前还是纯洁无暇的玉手，此刻已经终结了三个男人的命根子，尤其是最后一个王文强，他根本不是阉有余辜，甚至已经悬崖勒马，她也准备放过他，但是不知怎么的，她几乎无意识的拿出了剪刀，一剪干脆利落的将王文强的男人生涯彻底终结！

半晌，欣欣将已经有些麻木的小手放下，一脸平静的向着家里走去，眼中泛起她自己也不懂的色彩，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自语道：

“哥哥，如果割掉你的一颗蛋蛋，你还会求我继续阉掉你么？”

不知道大家怎么决得，反正我很喜欢欣欣的干脆，一脚爆蛋，一剪阉割！但是剧情却没那么单调！

回忆一下，我的笔下：

雯雯让插进来再割的

璃雪儿是做成烤肠吃了，一边吃还一边羞辱

一丈青是给口完再阉的

同为萝莉，囡囡却是被连哄带骗，迷迷糊糊的割的

心晨是骗弟弟说高潮就是割下

说来说去这些我都羡慕，都喜欢，但是欣赏的居然是欣欣。。。
